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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陈玛1924年6月26日(农历)生于黝潞昧县，父亲题黝溅毓的
中医。“彦人”这一常用笔名，显示出他对哺育自己的故土的深厚情慷。

    1945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，写出了(+,I千悔》(哈尔滨青年剧团上演时改名为《双

珠凤》)等多部话剧。1947年人哈尔滨大学戏剧音乐系学习，同年学校成立“哈大

文工团”(1948年6月1日改为“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”此时他正式参加革命)，先

后被任命为创作组长、演出委员会主任，开始了专业创作。1954年响应“青年作者

到工农兵中去落户”的号召，全家迁往鞍山，最初投人鞍钢建设工地体验生活，任

第二炼钢工地党总支副书记，后被调人鞍山市文联，任秘书长、副主席。“文化大

革命”后调入辽宁省作家协会，被选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，辽宁

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。离休后为辽宁省作家协会顾问，国家一级作家。

    在五十余载的创作生涯中，时间最长、写作最多的是剧本，其中不少在演出后

都产生了影响，甚至引起了轰动。如话剧《友与敌》被收人东北文联的群众文艺丛

书，在 《东北日报》全文发表，后又改名为 《朋友和敌人》由《剧本》月刊发表，

作家出版社出版;参与创作的歌剧《立功》，曾进京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演出，特

别是1964年与陈森共同创作的话剧《风华正茂》，演出后佳评如潮，报纸整版发评

论剧照，长影厂决定搬上银幕，然而一夜之间鲜花变毒草，陈玛受到了比1954年两

出独幕讽刺喜剧《啼笑皆非》、《自作聪明》更为猛烈的批判。从此，在这之前几

乎年年都有剧作问世的陈玛，被迫停笔，一停就是十四年，直到1978年才又拿起笔

来，创作了全国百余剧团上演的讽刺喜剧《白卷先生》。在长期从事剧本创作的同

时，偶尔一试的小说创作，竟大获成功，1959年出版的中篇小说《出路》，初版的

四万五千册三个月便售罄。可厄运也从此开始，为此书遭到长达一年的批判。可以

想见，如果不是这一次又一次的错批误判，在陈玛的戏剧、小说的创作目录上，决

不止于目前这些，其成就肯定会超过今天。

      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这部出版已近二十年的小说，是酝酿准备三十年才得以动

笔，出版后两年内便印刷了近三十万册，并改编为电视剧。近闻中央电视台将再次

改编为二十集之连续剧，可见这部小说在读者心中所占的位置。

    早已年逾古稀的陈玛，仍在笔耕不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宋加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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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清明过去，谷雨快到了。可是哈尔滨的夜晚，还是凉风

扑面，寒气袭人。已经抽出嫩芽的柳枝在北风中摇曳着。真

让人担心，那经过严冬酷寒，朔风吹打，挣扎而出的嫩绿小

叶，会再被这塞外风吹刮得枯萎回去。一九三四年哈尔滨的

春天，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，竟来得这样迟缓。

    夜越来越深了，热闹的哈尔滨站前，南来北往的人流早
已断了线，通往道里、道外、南岗、马家沟的电车也没有几

个乘客了。车站收票口前排列着出租的小汽车、马车和人力

车，司机和车夫就好像吹了熄灯号后的寄宿学生一样，都在

自己的车上闭起了双眼，只有列车进站的汽笛声，时时把他

们从睡梦中惊醒。

    正常的行人减少，行动鬼祟的特务就显露出来。他们就

像裹在鱼群里的虾米一样，鱼群远去，留下的虾米就历历可

数了。今天晚上，车站前这样乱蹦乱窜的 “虾米”要比往日

多。为什么呢?是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，抑或是遇上了传统

的 “节日”?都不是。原来报上早已公布:明晨五时三刻，
新近登基的大 “满洲帝国”皇帝陛下特别任命的黑龙江省参



事官、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顾问玉旨雄

一，由首都新京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滨。这家伙一身兼三

职:军、警、政全包。名为参事、顾问，实际是执掌大权的

太上皇。那些汉奸省长、警备司令、警察厅长，听起来官名

比参事、顾问大得多，实际上，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

一样，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。现在小戏人子的提线

人、操纵者就要到任。为保证这个侵略者的安全，哈尔滨的

反动机器全部开动起来，宪兵、警察、特务在头一天就全部

出动了。火车站自然是他们巡查、监视的重点。

    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一点，夜风更凉了，赶

火车的乘客都钻进了票房子，个别警察、特务也相跟着溜进

了背风的地方。这时，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

两个年轻人。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:黑帽子、黑衣服、

黑袜子、黑鞋，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，真像武侠小

说中的夜行人一样。这两个年轻人脚步轻快，行动机灵，顺

着墙根儿很快就走到离 “建国纪念碑”不远的马路边上。两

人一拉手，站住了。矮个的又拉高个的一下，他们便同时退

身到墙音兄里，抬头向眼前的“纪念碑”望去。那个象征着

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胜利的高大建筑物，才竣工不久，钢筋

水泥的碑身夜晚看上去显得黑魁勉、阴沉沉。不知是由于修

碑人的疏忽，还是由于匆忙建成，“纪念碑”旁竟没有照明

设备，仅靠车站前和马路旁电灯的余光暗淡地投射到那里，
使得它眼前的景物都变得影影绰绰不可捉摸了。

    两个年轻人，经过仔细观察，确认 “纪念碑”南面空无
一人，马路两旁也没有人行走的时候，便互相一扯，轻手轻

脚地向 “纪念碑”走去。他们贴身在 “纪念碑”上，定了定

神，又往车站那一面移动，当他们刚转到拐角地方的时候，

忽然听见碑那一面有人在急促地讲话。两人急忙收住脚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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侧耳听去，一个被压低了的尖嗓子说:“不对，还有一份你

没拿出来，你起坏心眼子了，想独吞⋯⋯”

    又一个尖嗓子说: “我要起坏心眼子天打五雷轰，明天

让 ‘狗子’抓去剁手指头⋯⋯”

    “可我明明看见你从那个醉鬼西服兜里⋯⋯”

    前一个尖嗓子刚说到这，后一个尖嗓子忽然嘘了一声

说: “‘狗子’!快走!”

    话音刚住，就从两个青年藏身的 “纪念碑”拐角前面，

噢噢蹿出两个瘦小的身形，哈着腰，一溜风似的钻进 “纪念

碑”西面小树林子里，一眨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。

    两个青年刚要再从拐角处探头看看，忽然从马路那边传

来咯咯的皮鞋响，还夹杂着哗啦哗啦的铁器相撞声。两个青
年一听，便知是挎洋刀的警察狗子来了，忙屏住呼吸紧紧地

贴身在碑壁上。这时，一个细长的身影从碑北面走出来，直

向小树林走去。小树林里静悄悄的。细长的警察站住脚，伸

着脖子向前望着。警察站的地方，离那两个青年只有七八步

远，一回身就会看见他们。两个青年这时十分紧张。他们倒

不是怕被警察发现、搜查，他们浑身上下一没带武器，二没

藏禁物，只是提了一铁桶红色快干“拉哈油”.，外带一把
特号毛刷子。当这两样东西还未被使用的时候，谁也断定不

了它会被派做什么用场。只有他们心里有数。但是他们还是
怕被这些没事还要找事的敌人鹰犬按在爪下。盘问，搜查虽

不要紧，但要带到他们的巢穴里，塞进黑屋子，关到明天欢

迎他们主子的仪式过去再放出来，岂不误了大事!他们俩想

到这里，就更加着急。矮个的一拉高个的，头向南边一歪，

    . 快干 “拉哈油”:为一种进口的高级油漆，凝聚力和渗透力都特别
强，涂上后马上就干，油色也立即渗人附着物，不怕风吹雨打，多年不变。



示意要贴着碑身溜走。高个的忙用力摸住对方的手，示意他

千万不要乱动。是呀，离得这么近，一动就可能把警察的视

线吸引过来，就这样，两个人紧贴碑身坚持着。他们恨这个

警察动作这样缓慢，好像被谁用定身法定在那里一样。实际

上警察只站那儿观察了一两分钟。当他刚要转身往回走的时

候，忽然远处火车一声长啸，接着只见收票口前车上的司机

和车夫，一哄而起，拉人力车的抓起把手拥向收票口，赶马

车的吃喝着牲口，向前移动着，小汽车也发动了马达。收票

口前的电灯刷的一下全亮了。这时，那个细长身子的警察忙

转过身，向收票口奔去。与此同时，一些躲在票房子里的宪

兵、警察、特务也都钻了出来，向同一地方聚拢。和收票口

前的热闹景象构成对比，“纪念碑”前静悄悄空荡荡的不见

人影了。

    “罗世诚，趁火车进站，赶快动手!”矮个的一边说

着，一边拉着高个的罗世诚，就往碑北面转。转到了北面，

罗世诚急将身子往下一蹲，对矮个的说:“肖光义，上!”

    肖光义手提铁桶，嘴叼大毛刷子，一抬腿踏上罗世诚的

肩膀，说了声 “起!”罗世诚那大个子便忽忽悠悠地站了起

来。没等罗世诚站稳，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 “拉哈油”

桶里，蘸饱了红油，高高举起右手，晃开臂膀，向 “纪念

碑”上奋力写去。

      “肖光义，大点写，越大越好!”站在下面当人梯的罗

世诚本来看不见上面写的字，这时却像看见了一样，低声

地、不断地鼓励着肖光义。

      “瞧好吧。”肖光义悄声说， “一出车站就能看得清清

楚楚卜··⋯哎，往下蹲蹲，再蹲点⋯⋯”

    这时收票口那边人声嘈杂，下车的旅客开始往站外走。

      “还有几个字?”罗世诚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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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就完，剩下最后一个 ‘河’字了。”

    小汽车的喇叭鸣叫着，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大。肖光义在
这短促的时间里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:“赶走日

寇，还我山河!”现在正在画大惊叹号。

    就在这时，一个鬼魂一样的家伙摸上来了!
    这是警察厅特务科一个叫秦德林的便衣特务。他在车站

蹲了半宿，越蹲越难熬，直觉肚子发空，浑身发冷，便溜进

车站西南角一家叫欢乐园的有女招待的通宵酒馆里。他占了

一个单间，要了二两烧酒，一盘芥菜肚，一盘酥卿鱼。他一

边喝着烧酒，一边和一个才来不久的女招待胡缠起来。二两

烧酒进肚，又让续上二两。酒馆上上下下谁也不敢得罪这种

人。年轻的女招待既缺少经验，又没办法，只得笑脸相赔，

任他胡来。他喝呀，喝呀，喝得天旋地转，忽然一声火车汽

笛长鸣，把他从酒乡中唤醒，伸手一看表，一点已过，这正

是从满洲里开来的快车进站。他知道这是一趟途经几个抗日

游击区，车上经常出现共产党传单和小册子的 “特情”最多

的列车。特务科长葛明礼对这趟车极为重视，有时还亲自前

来查看。今天夜里更不同往常，可他⋯⋯想到这里，吓出一

身冷汗，一把推开紧靠在身上的女招待，恶狠狠地骂了句:

  “净他妈的发浪，你可误了我的大事!”
    女招待险些被他推倒。她趟01超越地靠在墙上，直愣愣

地看着这个便衣特务。他再也不看女招待一眼，伸手抓起桌

上的帽子，摸了摸挂在屁股后边的手枪，脚步踉跄地冲出门

去。酒钱、菜钱竟连问也不问一声就yp了。

    秦德林出了酒馆，冷风一吹，稍觉清醒些。他举目向车

站前边一看，糟糕!下车的人已经向外走了。收票口前边已

经围满了他的同僚，那里面很可能就站着他的顶头上司葛明

礼。他们俩虽说是多少年的老交情，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上，



葛明礼还是毫不留情。如果这个时候跑上去，说不定当场就

会给个 “手贴脸”。若是不上去⋯⋯正当他举棋不定，犹豫

不决的时候，忽然瞥见 “纪念碑”北面碑壁上，好像有人影

在活动。 “真是见鬼了，那上面怎会有人?”他自语着，又

用力眨巴眨巴眼睛，使劲朝那里望去。可不真有人!而且是

两个人影揉在一起，上面那个还直动弹，在他头顶的碑壁上

仿佛有些弯弯曲曲的东西在放亮。这是什么东西呢?这两人

在干什么?凭着他那猎犬一样的嗅觉，使他立刻本能地感到

这可能是个极重要的发现。如果真让自己遇上一桩重要案

件，又在一时之间破获了，那升官、发财·一 这念头一起，

他立刻精神百倍。他迅速地向左右瞥了一眼，发现没有任何

人可以和他争功，便一伸手从屁股后面抽出手枪，猫着腰，
轻手轻脚地向 “纪念碑”前边摸去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边

的目标，目标越来越清楚，不但看清了两个人的衣着，连

  “纪念碑”上 “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!”八个大字也看清

了。他险些惊讶得叫出声来:真是吃了熊心豹胆，竟有人敢

往这圣灵的碑上写⋯⋯这可是两条大鱼呀⋯⋯他的心禁不住

I呼悴直跳，端着枪的手激动得哆嗦起来。他一边往前摸着，

一边打着主意:先开枪把下边那个打伤，下边的一倒，上边
的那个就会摔下来，自己再往前一跳，一伸腿就可以把他踩

在脚下。那时所有围在车站前边的同事都会跑过来，对着他

这个英雄称羡不已。而他的顶头上司，也会把伸出的巴掌蜷

回去竖起大拇指⋯⋯他越想越激动、兴奋，屏住呼吸，压住

心跳，无声地往前摸着。眼看就要摸到跟前了，那两个黑衣

人还没有发觉。秦德林手指钩在枪机上，正要对准下面那个

人瞄准射击，猛然，他觉得端枪的胳膊一震，一酸，有谁准
确地打在他的穴位上，使得手里的枪向天空飞去，就在枪和

手分离的时候，枪弹发着哨音，从肖光义的身边擦过去，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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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 “纪念碑”的碑墙里。从弹洞里飞出的水泥渣子直打在肖

光义的脸上。他和罗世诚都惊得一抖，二人同时一回头，看

见离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人正把另一个人按倒在

地，挥拳猛击头部。两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肖光义

一翻身从罗世诚肩上跳下来，向前扑去⋯⋯

    这时，车站前传来一连串的警笛声。笛声凄厉，人喊马

嘶，一阵杂沓的皮鞋声同时向这个方向奔来。

    肖光义和罗世诚还没有扑到两个搏斗人的前面时，那个

挥拳人猛抬起头来对他俩一指小树林喊道:“还不快跑!”
    他俩一看，眼前这个人几乎和他们一样，也穿了一身黑

衣服。在微暗的光线下，他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显得特别明

亮，两道剑眉由于愤怒和激动而向上挑起。那椭圆的脸型、‘

白哲的面孔、宽宽的额头和高高的鼻梁，显出一股英武之

气。

    这个人肖光义和罗世诚都认识，所以当他们看清以后，
不约而同地、惊喜地喊了一声:“是您!”

    “快，快跑!”
    这时倒在地上的特务秦德林挣扎着要往起抬头，肖光义

一咬牙，跨前一步，举起手中装 “拉哈油”的铁桶，猛力地

扣在秦德林的脑袋上。鲜红的油色，顺着秦德林的脖子淌下
来⋯⋯

    皮鞋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成串的警笛哨音伴着杀猪一般的

喊声:“抓活的呀!围过去抓呀!”
    这时，挥拳人一推肖光义厉声喝道:“快跑!”

    肖光义对着他那仿佛喷射着火焰的大眼睛说:“王一民

老师!那你⋯⋯”
      “不要管我!”被喊作王一民老师的人，一边说着，一

边纵身一跳，轻似狸猫般地跳到秦德林那支手枪跟前，敏捷



地拾起来，拉开枪栓，推上子弹。

    在这同时，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飞快地向小树林跑去。

    敌人追过来了。跑在最前边的两个敌人，已经接近小树

林。就在这时，接连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声，两个敌人一前一

后倒在地上。后边成群的敌人被这突然而准确的枪击惊呆

了，像在奔跑中受惊的抱子一样，猛然收住脚步，张皇四

顾，不知所措。有那乖觉些的，急往路旁一闪，躲到街灯的
水泥柱子后面去了。

    就在这暂短的停顿里，肖光义和罗世诚已经钻进树林不
见了。

    这时在惊呆的敌人堆里忽然发出一声像饿狼似的啤叫:

‘“八嘎牙路!哈牙哭!”.这是一个穿着一身黄呢子军服，戴
着红字白袖标的日本宪兵在嘶喊。他一边喊着，一边向 “纪

念碑”东边指着。人们顺着他的手望去，发现一个人影，已经

爬上斜对火车站东南方向的铁路医院的院墙，正要往下跳。
    “射击!”

    十几支手枪同时响了。几乎和枪响同时，墙头上的人影

一晃不见了。是打中了，还是跑掉了?这群宪兵、警察、特

务互相看了看，便像一群猎狗一样，撒开蹄子，拼命地向院

墙跟前跑去。跑到墙下，都伸长两手往高蹦，想要抓住墙
头，翻上去。可是十几个人就像打地基的肉夯一样，咕咚咕

咚地蹦了好多下，谁也没够着，最后只得用人驮人的办法爬

上墙头。一连爬上去好几个，他们探着脑袋往下看，只见院

子里黑洞洞阴森森，手电光在墙根下来回晃动半天，也没见

到人的踪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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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“巴嘎牙路”、“哈牙哭”系日语，意为:混蛋，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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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王一民随着枪声轻轻地翻进了铁路医院。这里的地形他

早已摸熟，曾不止一次地在这儿甩掉过跟踪、追捕的敌人。

这个院子地大、人少、房稀，很多俄式小房夹杂在树木山石

之间，四处都有掩蔽物，各方都有迁回的路。至于进出的墙

头，他也早已选好。从对着车站那边的墙头翻进来，穿过一

片树林，绕过两栋小房，爬上一棵老榆树，就能翻过南面的

墙头。跳下墙来，马上就可以钻进一条窄巷，然后再钻几条

小胡同，就到了喇嘛台。这里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，往哪里

跑都可以。

    今天，王一民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跑的。当他跑到喇嘛台

的时候，猛听见从南边传来一阵摩托声。他急忙躲在墙角的

暗影里，探头向南望去，只见马路上闪动着无数刺眼的车

灯，在灯光交织映照下，他模糊地看见一辆辆摩托车，风驰

电掣地向这边冲来。这是南岗的日本宪兵队出动了。看来这

八个大字和夜半枪声，已经震动了所有的敌人。他们大概是

倾巢而出了。

    王一民把手表凑到眼前一看，表针已指三点一刻，距离



敌酋玉旨雄一到达的时间还有两个半小时，还可以赶回住处

吃点东西。闹腾了一夜，滴水未进，肚子直叫唤呢。王一民

想到这里，乘敌人的摩托还没有冲过来的时候，忙转回身，

贴着墙边，紧走几步，拐进了又一条窄巷。窄巷里没有街

灯，向前望去，黑洞洞的望不见头。顺手从腰带上抽出那支

德国造的枪牌搭子，枪筒子还热热乎乎，，余热还没有散尽
呢。他很喜爱这支小巧的手枪。这支枪今天已经为他立下了

第一功，消灭了两个敌人，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处呢。

    夜虽黑，路却熟。越往前走，越能辨认出一些景象。被

强烈车灯刺激过的眼睛，现在得到调整，可以大踏步向前走

了。他避开大路走小巷，很快就回到花园街住处。

    南岗花园街这一带是白俄和中国人杂居的地方。他的房

东就是一个白俄老太太。这个老太太一共有两栋俄式平房:

一栋大些的她自己领着子女住;一栋小些的租给两个不带家

眷的男人住，一个是第一中学国文教师王一民;另一个是作

家塞上萧。塞上萧是这里的老住户，原来住在他对面屋的是

个银行职员，去年年底要结婚，不得已从这里搬了出去。本

来这里居住条件很好:两层墙壁，隔冷又隔热。从房顶到地

脚的大壁炉，烟囱通到房顶上，炉门开在堂屋地里，里屋可

以不见烟火。门窗都很坚固。房钱虽然稍微贵一些，却带一

些家具。如果房客不愿意自己做饭，还可以在房东老太太家

包伙。有这样一些好条件，那个要结婚的青年是不愿搬走

的，在这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里结婚不是蛮好嘛。可是不行，
因为房东早有规定，这规定至今还残留在院门旁贴的那张出

租房屋启事上。那上面写着:本院有带小仓库的正房一间

半，专门租给不带女人的单身男人，有愿租者请到院内接

洽。

    房东老太太为什么提出这样奇怪的条件呢?谁也讲不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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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。她自己就是女人，为什么又这样讨厌女人呢?有人说这

是她死去的白俄将军丈夫留下的遗言，她要信守到底;也有
人说因为她从前租给过两个单身女人，一个总往这勾引男

人，弄得这间屋子不清不白，近似娟寮了;又一个更严重，

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竟在门媚上拴根绳子吊死了。老太太

清晨起来，几乎撞在死尸上，吓得她大病了一场。反正这规

定总是事出有因吧，更何况白俄出租房子总喜欢弄些附加条

件。她这里要单身男人;换一处就可能要单身女人。甚至还

有的地方专招不带子女的年轻寡妇。乍一听起来觉得很奇

怪，细一打听就明白了，原来这房东本人就是个小寡妇，她

是要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伴儿。

    总之，诸如此类的出租房屋启事在白俄住宅区的门旁和

院墙上随时可见。

    由于房东老太太的特殊规定，那位要成家的年轻房客只

好从这里搬走了。这时塞上萧的吉林同乡学友王一民正在找

房子，条件符合，经塞上萧一引见，就搬了进来。
    王一民搬到这住已经有四个多月了。他和房东处得很

好。房东很钦佩他，说他是个最守本分、最老实的知识分

子。他承袭了东方最古老的传统道德，甚至连 “非礼勿视，

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那样严格的孔氏训词也都

办到了。他不像作家塞上萧那样经常引些男男女女来高谈阔

论，笑语喧哗，惹人发烦。他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很少有
人到他这来串门。房东老太太的规矩是每到夜里十点半就关

院门，一根大铁栓外加一把大铁锁，关得牢牢实实。老太太

一个人掌管钥匙，谁回来晚了都得敲门。越晚敲的时间越

长。塞上萧经常晚回来，他曾做过计算，大概每增加十分钟

就得多敲一分钟，若是晚回来两个小时就得敲十二分钟。这
在晴朗的仲夏之夜，自然不算什么，怕就怕遇上恶劣的气



候，那就要遭罪了。待把这位年过花甲，胖得像一座肉山的

老 “玛达姆”敲出来时，就听她一边走一边嘟浓着一串一
申的俄国话。中国话她本是精通的，此时一句也不说。平常

看见人，她总是笑一笑，这时两腮的肉完全聋拉下来，连眼

眉也都跟着拽下来了。这种特殊待遇，塞上萧经常享受，王

一民可一次也没有。当然不是他没有晚回来过，有时还晚得

出奇呢，就像今晚这样。如果按照老太太那种 “晚归增点开
门法”，王一民就不用叫门了，等清晨开门时再进去吧。

    今夜，王一民像往常晚回来一样，先悄悄地站在门口听
听动静，左右观察一番，当他确信院里没人活动，街上没人

行走的时候，便轻轻地往起一跳，双手扳住将近三米高的木

板墙，身子一蜷，双脚一点，就上了墙头。再一翻身，用同
样的姿势，一蜷一点，便轻轻地落在院里平地上。这一套非

常精确的动作，他做得是那样敏捷、熟练、好看，甚至是衣
不沾尘地就翻过了那一般人无法逾越的板墙。王一民是个有

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，不是走江湖的拳师，也不是戏班里的

武行，可他这功夫是哪来的呢?这要先从他父亲谈起。

    王一民的父亲是吉林省有名的老饱学，古书读得特别
多，什么诗经楚辞，五经四书，唐宋八家，元曲明文，他都

烂熟于胸中。可是越读书，他越呆板，呆板得什么事情也做

不成，只能开个私学馆，把肚子里的书传给下一代。因他从

小到大净坐在火炕和冷板凳上苦念诗书了，所以身板越来越

坏，到晚年就百病俱全了。王一民是他四十二岁那一年得的

独生儿子。晚年得子，自然十分钟爱，孩子也聪慧异常，诗

文词赋一教就会。可也是身体不好，和他的老父亲差不多，

热一点热伤风，冷一点重感冒，弄得父母担惊受怕，生怕严
霜打了这独根草。可是到八岁那一年，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情

况起了根本的变化。原来王一民的妈妈有个弟弟，在北京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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